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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戀書櫃》











一





今天是試驗新藥「飛天」最關鍵的一天，我一邊隔著單向玻璃觀察著會議室中的兩個年輕女孩，一邊想像著等一會我提著槍進去槍殺她們的時候，她們會有什麼樣的反應。



我是這個俱樂部的合夥人之一，我們這個俱樂部是以槍殺年輕漂亮的女孩子來作為特色的專業殺豔俱樂部。



但是隨著業務的擴大和會員的激增，自願接受槍殺表演的模特（槍模）越來越供不應求。



為此，我們在會員中物色到了一位元化學天才和一位元醫學天才，經過八個月的艱苦攻關，終於開發出一種化學分子式類似海洛因的特殊藥物，並被命名為「飛天」。



「飛天」和海洛因一樣，都屬於阿片?類，其作用機制也基本相同。



學過醫學的人都知道，在正常人的體內，存在著內源性阿片?和阿片受體，在正常情況下，內源性阿片?作用于阿片受體，調節著人的情緒和行為。



但是人在吸食海洛因後，抑制了內源性阿片?的生成，逐漸形成在海洛因作用下的平衡狀態。



可是一旦停用海洛因，由於人體不再產生內源性的阿片?，調節失衡，於是就會出現不安、焦慮、忽冷忽熱、起雞皮疙瘩、流淚、流涕、出汗、噁心、嘔吐、腹痛等症狀。



而這種戒斷反應的痛苦，反過來又促使吸毒者為避免這種痛苦而千方百計地維持吸毒狀態。



不過，「飛天」和海洛因也有區別，首先，它沒有像海洛因那樣痛苦的戒斷反應。



其次，也是最主要的是，在使用「飛天」大概三到四次後，使用者便會產生一種渴望槍殺、渴望中彈的特殊心理反應！



因此，如果這種藥物一旦試驗成功，我們俱樂部對於槍模的來源就再也不用發愁了！



我打開手中的資料夾，再一次流覽了一下房間中那兩個女孩的資料，她們都來自中華繩藝俱樂部，是專業的捆綁表演模特。



那個穿黑色抹胸和純藍色緊身牛仔褲的女孩叫徐芳，22歲，身高1.72。



另一個穿白色少女背心和藏青色緊身牛仔褲的女孩叫張豔，19歲，身高1.73。



之所以要選擇她們作為試驗對象，而不是本俱樂部的模特，主要是因為本俱樂部的模特大都參與過以前的殺豔活動，而殺豔活動中那浪漫的氣氛和被殺者優美的表演或許會對她們產生或多或少的潛移默化，從而導致試驗的不準確。



因此經過俱樂部高層的討論，我們聘用了中華繩藝俱樂部的兩位模特，並且經過調查確認她們沒有殺豔情結。



她們來了後，除了每天服用一次「飛天」外，其它的排程和別的模特沒有任何區別，當然在這段時間裡，俱樂部也暫停了殺豔活動。



現在徐芳和張豔都已經連續服藥五天了，今天將是檢驗藥物效果的時候了！



我最後掃視了一下手中的資料，合上資料夾，推門走進那個會議室。







二







「陳經理把我們叫到這裡不知有什麼事情？」張豔煩躁地翻著手中的雜誌說道。



「是呀，都這麼久了，把我們晾在這裡，人也沒一個！」



徐芳抱怨道，然後話題一轉說道：「對了，昨天晚上小紅打電話給我，說中華繩藝俱樂部最近為了避風暫時停業了！」



「都精得很，要開『兩會』了嘛！避風很正常了啦！」張豔不以為然地說道。



「那今天陳經理讓我們來這裡，會不會也和這事有關？」徐芳問道。



「管它呢！」 張豔說著把雜誌往桌子上一扔，「反正我們都屬於灰色群體，抓住了大不了槍斃唄！」



「不會吧？連我們也要槍斃？」徐芳反駁道。



「我倒希望能夠被槍斃！」



張豔回答道：「嗯，一定要胸部中彈，子彈最好將我的雙乳都打爛了，嘻嘻，性感死了！」



她一邊說，一邊仰起頭，一臉的憧憬。



「妳變態啊！」



徐芳大叫起來：「先是喜歡上捆綁，投入得就像把它當作一項事業來做，現在又喜歡上槍斃，真服了妳！」



「我覺得槍斃挺好呀！」



張豔不以為然：「難道妳不喜歡？」



「我才不喜歡呢！」



「和妳沒有共同語言，嘻嘻！」張豔笑嘻嘻的說道。



過了半晌，徐芳吞吞吐吐地打破沉默：「其實…其實……我……」



「什麼呀？」



張豔問道：「又怎麼啦？」



「被你一說，我現在……好像……好像……有點喜歡……」



「師姐喜歡什麼呀？」張豔故意問道。



「就是喜歡槍斃了啦！」



徐芳終於鼓起勇氣說了出來，與此同時，臉卻紅了。



「嘻嘻！」







三







「嗨，兩位美女！」我推開門，向兩位女孩打招呼。



「呀，陳經理，你怎麼才來呀？」



徐芳笑吟吟的站起來說道：「你是不是存心放我們鴿子呀？」



「冤枉，我怎麼敢啊！」



我一邊和她們開玩笑，一邊掏出手槍放到桌子上，然後目光掃過她們兩人，我發現她們眼中閃過一絲亮光！



「怎麼？要槍斃我們？」



這時張豔也站了起來，指著手槍問道。



「對呀！害怕了？」



我用開玩笑的口氣應付著，一邊觀察著她們的反應。嗯，不錯，至少第一反應還不錯！我心中暗喜。



「誰怕誰呀！」



張豔一邊說，一邊走到桌子邊，拿起手槍，「你把我們從繩藝俱樂部挖過來就是為了槍斃我們？」



「小心，裡面有子彈呢！」我連忙上前制止。



「有子彈更好呀！」



張豔一邊說一邊將手槍還給我，「真的要槍斃我們？」



「是呀！」



我笑著說道，儘量裝出一副開玩笑的樣子。



我怕一旦當真，她們或許會鬧起來，從而把事情搞糟。



我們是這樣設計的：如果她們愉快的接受，就直接槍殺她們；



如果她們不願意，那麼就當作是一次玩笑，然後繼續用藥，押後試驗。



「會打我們什麼地方？」這時徐芳插話道。



「你們願意打哪裡呀？」我反問道。



「嗯，打胸脯，可以嗎？」徐芳小聲問道。



「當然可以啊，呵呵！」



「那，什麼時候槍斃我們，現在嗎？」張豔問道。



「對，可以嗎？」



我平靜地回答道，心裡卻是激動萬分，我們的新藥實驗成功了！



「當然可以啦，你說了算呀！」張豔說道。



「那我們開始了，哦？」我拉了一下槍套，「哢」的一聲，一顆子彈跳上了槍膛。



「妳們誰先來？」



我用手槍指著她們兩個問道。



「等一下！」



張豔突然叫道：「你能不能再弄一支槍來？」



「怎麼？」



我愣了一下，不知道她的用意是什麼。



「我想我們兩個對射。」



她一邊說一邊指了指徐芳，「可以嗎？」



「可是先中彈的一方可能沒有力氣再射另一方了！」



我說道。



「沒關係，我們試一下，如果不行，麻煩你再給我們補槍好了！」



張豔輕鬆地說道：「不過我們平時很多鍛煉的，身體素質還不錯，應該可以的，嘻嘻！」



「OK！」



我轉身離開去取槍。







四







「這是真的？」



徐芳看到陳經理拉門出去，連忙對張豔說道。



「當然啦！嘻嘻！」



張豔臉上蕩漾著興奮的紅暈。



「我們這就要被槍斃了？」



徐芳兀自不敢相信。



「是呀！」張豔回答道：「連我都沒想到會來的這麼快呢！」



「我們就要死了？」



「嘻嘻，對呀！」



「中彈的時候會很痛嗎？」



「當然會很痛啦！不過我喜歡這種痛，嘻嘻，我們平常接受捆綁的時候不也是很痛嗎？」



「可是不一樣啊，捆綁又不會死人，但是槍斃的時候畢竟子彈要打到身體裡面去的呀！」



「當然要打到身體裡面去呀，什麼叫槍斃呀？就是用槍擊斃嘛！嘻嘻！光想想都舒服死了！」



「嗯，可是我才22歲呀，就這麼死了……」



「懊悔了呀？」



「才不呢！」



「這就好！嘻嘻！」



「俱樂部為什麼要槍斃我們？」



「妳這不是明知故問嘛！嘻嘻！」



「好了啦，別鬧了，快給小紅打一個電話吧！」



「遵命！師姐！」







五







十分鐘後，我帶著一幫子人回到會議室，他們是俱樂部的高層和參與「飛天」研製計畫的相關人員。



看到這麼多人進來，兩位女孩顯然吃了一驚，但是幾乎立刻就平靜了下來。



張豔甚至還笑嘻嘻的說道：「怎麼，陳經理，你帶這麼多人來欣賞我們的表演呀？嘻嘻！」



表演！說得好，就是表演！



我心中十分高興，顯然「飛天」是非常成功的！



從今以後，我們俱樂部再也不會短缺模特了！



我心中高興歸高興，但是計畫還得按部就班的執行。



「給！」



我將另一把手槍遞給張豔。



「謝謝陳經理，嘻嘻！」



張豔笑嘻嘻的接過手槍，然後「啪」的一下退出彈夾，看到裡面裝滿了子彈，微微一笑，然後動作麻利的插回彈夾，右手持槍，左手一拉槍套，「啪嗒」的一聲，彈夾上的第一顆子彈跳上了槍膛。



看著她一整套驗槍上彈的動作，我大吃一驚，這小妮子怎麼對槍支這麼熟悉？！



「好了，陳經理，是在這裡，還是去行刑室呀？俱樂部有行刑室嗎？」



張豔用槍口頂著自己的臉頰，歪著頭問道。



「那裡吧！」



我一邊說，一邊指了指會議室的一角。



「可以嗎？」



「好的呀！嘻嘻！」



張豔答應著，把桌上的槍塞到徐芳手裡，然後拉著她走到我指的位置，說道：「師姐，妳先打我吧！」



說著挺起胸脯等待中彈。



徐芳舉槍瞄準了一下，又放了下來，遲疑地說道：「妳中彈後要是沒有辦法再打我怎麼吧？」



「放心了啦！」



張豔說道：「我挺得住的！再說啦，要是實在不行不還有陳經理嗎？」



「那我打了啊？」



「快打了啦！人家都等不及了啦！」



我緊張地看著她們兩個，只要她們能夠相互開槍射擊，那麼「飛天」就完全成功了！



「啊，還有一件事情，」



徐芳舉了舉槍，又放下了，轉身問我：「陳經理，你知不知道我們中彈後多久才會死呀？」



「嗯，按照以往的經驗，大概十分鐘左右吧！」



我脫口而出。



我們俱樂部已經槍殺過十幾個模特，女孩子中彈後堅持的時間比男孩子明顯要長好多，基本上都在八分鐘以上。



而且斷氣的時候的樣子十分性感，幾乎都好像是高潮來臨的樣子，雙腿夾得很緊，然後用力蹬，就靠那死勁蹬的一下嚥氣的。



並且在最後即將斷氣的時候，喉嚨裡會發出「咕啊」的聲音，而且「咕」那聲會拖得很長，到出了最後一口氣「啊」的時候，就一切鬆弛了，尿也就流出來了。



而男人斷氣沒有那麼難，喉結用力動一下，就完了，腳都沒有動的。



不像少女，全身都緊張的。



而且還有一個非常神奇的事情，就是女孩子一斷氣，臉上的紅暈馬上快速消失，嘴唇立即就變白了，用「青春迅速離開她的身體……」這句話來形容非常貼切。



「哦，謝謝你啦！」



徐芳嫣然一笑，「那陳經理你過去有沒有槍斃過其她女孩子呀？」



「有呀！」



我衝口而出，但馬上就懊悔了，該死，我說這個幹嗎？！



「砰！」



徐芳終於扣動了扳機。



但是張豔並沒有中彈，相反，會議室的門和窗幾乎同時被猛地踹開，一群特警如同天兵天將，還沒有等我意識到什麼，冰冷的槍口已經頂在了我們每一個人的腦袋上……







六







原來徐芳和張豔竟然是警方的臥底！



我是在看守所裡才想明白事情的來龍去脈的，都怪我糊塗了，老子竟然陰溝裡翻船！



......



在我被捕的同一天，警方在俱樂部找到了「飛天」，經化學鑒定，認為是一種類似海洛因的新型毒品，毒品來源有待進一步追查。



......



七天後，我和俱樂部的其他幾位合夥人一起被以「謀殺罪」起訴，並迅速被判處死刑……我們都沒有上訴，畢竟真的槍殺了十六個模特啊！



......



十五天後，我們被押赴刑場執行槍決。



沒有想到，飛天之夢，竟然首先應驗在了自己身上……



槍響了，子彈穿過我的身體打在前面的地上揚起一蓬泥土，我猝然倒地，啊，那邊，將會是天堂，還是地獄？







七







結案後的第三天，張豔的宿舍外，警方拉起了長長的警戒線，數十輛警車閃著警燈將圍觀的人群遠遠的擋在外面。



房間裡，徐芳和張豔橫躺在客廳地板上，身子性感地扭曲著。



她們身上，地板上，到處都是鮮血，整個房間裡彌漫著濃濃的血腥味。



張豔身中四槍，都是在胸口，白色少女背心下鼓鼓地隆起的雙峰已經被子彈蹂躪得不像樣子了，脂肪、乳腺組織和胸罩碎片濺得到處都是。

她仰躺著，雙眼閉得緊緊的，可愛的俏臉上帶著滿足的微笑。



藏青色緊身牛仔褲緊緊繃著的雙腿張得大大的，牛仔褲的襠部有手掌那麼大的一塊濕斑，是死前高潮留下的愛液和失禁的小便。



徐芳側躺著，她的嘴巴微微張開，嘴唇雖然已經發白，但嘴角仍然掛著幸福的笑容。



相比較而言，她的情形稍微好一點，中了兩槍，一槍在右胸，打掉了乳頭，黑色抹胸在掙扎的時候掉了下來，露出了乳房上火山口似的彈洞和彈洞周圍青灰色的彈暈。



背後沒有出彈孔，子彈應該是留在體內了。另一槍在陰部，牛仔褲厚厚的襠部被撕開一個很大的洞，血和尿流得一塌糊塗。



身穿白大褂的法醫分別撥開她們的眼簾看了看，站起來朝大家搖搖頭：「瞳孔已經放大、固定……」



......



兩小時前，張豔的宿舍。



「師姐，我準備好了，妳呢？」



張豔拿起桌子上的手槍，問道。



「嗯，我也好了！」



徐芳應了一聲，也拿起手槍，笑吟吟地問：「第一槍打哪裡呀？」



成功破獲殺豔俱樂部一案後，徐芳和張豔就請了年休假，在處理了一些必要的社會關係後，她們一起來到張豔居住的單身公寓，開始為自殺做準備，方式當然是槍斃啦。



槍和子彈是現成的，她們要做的預防工作只是避免中彈後不要出醜即可，因此她們在預定槍斃日的前兩天特地去市醫院做了洗腸手術，然後就不再進食，只是喝一些富有營養的飲料和白開水。



兩天很快過去了，預定的槍斃日期轉眼到來。



上午，徐芳和張豔早早的起了床，美美的洗了一個澡，精心的打扮了一番，然後穿上早已選定的漂亮性感的衣服，拿出即將帶給自己終極享受的兩支手槍，最後一次精心地擦拭了一番。



「哪裡都行呀，今天我的身體全給妳打了，只是別一槍打死我，否則你就沒法享受啦，嘻嘻！」



張豔調皮地眨眨眼，然後用手槍指了指自己的右乳。



「嗯，還是先打這裡吧，嘻嘻！」



說著，她退後兩步，身子斜斜的靠在客廳通往臥室的門框上，挺起胸脯。



張豔的乳房並不大，大概是B杯的樣子，但堅挺，有幾分高傲。



「那我打了啊……」



徐芳淡淡地笑了笑，站開幾步，拉開保險，舉槍，瞄準，毫不猶豫地壓下扳機。



「砰！」



槍聲很清脆，很響，但仍然掩蓋不住女孩尖聲的慘叫。



只見張豔身子一晃，血花在高挺的右乳的最頂點爆開，帶著氣泡的血從彈孔中噴出來，像絢麗的霧。



她向後踉蹌了一步，左手扶住門框，努力站穩身子。



「我終於中彈了！」



一邊想，一邊將槍交到左手，右手捂上胸口，觸手之處，濕滑、柔軟而富有彈性。低頭看去，紅的血，黃的脂肪，白的海綿，沾在手上、胸上，還有身前地板上，殘酷而美麗。



中彈的乳房，仿佛已經不再屬於自己，手按上去，就好像按在別人身上，感覺奇異而麻木。



片刻的麻木之後，是令人窒息的劇痛，像火燒，像刀刺，一跳一跳的疼，這就是中彈的感覺嗎？



真棒！



張豔仰起頭，細細體會。



「砰！」



第二槍響起，子彈在張豔右乳上部又鑽了一個洞，強大的衝擊力，將她按在乳房上的手掌彈開。



「啊————！」



她放棄所有矜持，大聲慘叫，帶著泡沫的血從嘴中噴出。



她感到仿佛一條燒紅的鐵棒穿過自己的身體，然後胸中就變得空空蕩蕩，仿佛五臟六腑都已經被震碎！



她感到呼吸困難，好像有一雙大手，死死的掐住自己的喉嚨。



她咳嗽著，踉蹌著，「啪嗒」一聲，左手上的槍掉落在地板上，然後雙膝一軟，就要跪下去。



徐芳連忙上前一步，雙手攬住張豔的腰肢。



張豔苦笑了一下，掙扎著左臂勾住徐芳的脖子。



「我……我高估自己了……沒想到子彈這麼厲害……不過……不過妳也打得我好舒服，我喜歡這種痛……可惜沒讓妳舒服到……」



聲音斷斷續續，大口的血嗆出來，身體卻更加軟了。



徐芳慢慢的把張豔放到地板上，自己跪在她身邊，只見她呻吟著，表情陶醉而熱切，臉上泛起一抹性感的紅暈。



腳面繃起來，牛仔褲緊繃下修長的腿不由自主地蹬踢，帶著些許美麗，些許淫蕩。



「沒事…我幫妳……」



一邊說，徐芳一邊把自己的手槍塞到張豔手中，然後左手引導著槍管，頂在自己左胸硬挺挺的乳頭上，雖然隔著胸罩的海綿，但槍口給自己帶來的的感覺依然是那麼的強烈。



這迷人的小洞洞，片刻之後就會射出熾熱的子彈，帶給自己死亡的享受！



想到這裡，徐芳情不自禁仰臉喘息起來，胯間也感到一陣陣抽搐，私密花園更是春水氾濫！



於是連忙抓起張豔丟在地上的槍，摸索著對準張豔左乳下緣，然後扣下去。



「砰！」



槍聲響起，張豔激烈地一顫，子彈穿胸而過，從後背飛出來，帶著噴出的血、乳腺組織、脂肪和肋骨碎片，瞬間崩解飛散！



子彈帶來了更多的疼，也帶來了更多的愉悅！



而同時，疼痛帶來抽搐讓手指失控，頂在徐芳胸口的槍口火焰迸發，徐芳的身體隨著一顫，覺得胸口仿佛被一個拳頭重重打了一拳。



高挺的乳頭瞬間化為肉泥，裹著鮮血，濺了張豔一臉，紅的血，黃的脂肪，星星點點，淒美異常！



「啊喲！」



徐芳慘叫著，身子向後倒去，丟了手中的槍，開始抽搐著蹬踢。



傷口麻酥酥的，仿佛有千萬隻小螞蟻在咬齧，忍不住哼出長長地呻吟。



隨即，酥麻變成劇痛，鑽心的、壓榨的，讓她眼冒金星，全身仿佛掉入棉花堆，一點力氣也施展不出來！



另一邊，疼痛夾雜著快感鋪天蓋地，奇異的欣快從胸口直沖上頭腦，張豔咬著牙，任憑身體一陣陣抽搐，右手握緊手槍，抬起，頂住自己的左乳，毫不猶豫扣動扳機！



槍聲中，子彈貫穿激烈跳動的心臟，帶出一股奇異的疼痛和酸脹，伴隨著快感湧出來，讓身體忍不住一陣顫慄，雙腿也使勁蹬直。



在下體，春水和尿一齊噴湧，爽快無以形容！



「就要結束了……」



張豔腦海中閃過一絲亮光，隨即繃直了身體抽搐，手裡的扳機卻不由自主的再次扣下去。



「砰！」



子彈不偏不倚，正好擊中對面徐芳的陰部。



「啊啊啊！」



突然的中彈讓掙扎中的徐芳猛地彈跳起來，幾乎要扭斷腰肢！



血花從下身緊窄的藍色牛仔褲襠部飛濺出來，陰蒂隨之化為烏有，珍存的處女被強行貫穿，女人的秘密花園，收拾快樂採摘果實，打爛了就不能再做女人，作為報答的卻是無邊無際的快美高潮！



「好舒服啊！」



放棄矜持，盡情地享受，徐芳仿佛是一條入網的魚，掙扎，抽搐，修長的腿更是胡亂地蹬踢，碰得地板「砰砰」直響。



她的雙手死死地捂住血肉模糊的下體，隔著牛仔褲硬硬的襠部，拼命地摩擦，嘴裡高一聲低一聲地呻吟，脖子向後仰，臉上紅暈飛揚，眉眼如絲……



拋棄一切，大聲地呻吟，暢快地掙扎，子彈對肉體的致命破壞帶來了死亡的昇華，享受吧，在這生命的最後時刻，一切都應該淋漓盡致！



十分鐘過去了，高潮過後是無窮無盡的餘韻，兩人的血流在一起，形成長長的一灘血泊，兩具肉體機械的牽動，撥動身下的血泊，撩起一圈圈血紅的漣漪，蕩漾，然後消弭……



眼前一下子全黑，再一下子便是明媚的藍天……



陽光很亮，潔白的雲朵不時飄過，兩人相互攜手，慢慢飛起來，飛向雲端，飛向天堂……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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